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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
回
是
孔
門
第
一
弟
子
，
《
論
語
》
中
孔
子
表
揚
顏
回
的
話
也

最
多
。《

孔
子
家
語
》
中
記
載
，
孔
子
﹁北
遊
於
農
山
﹂
，
子
路
、
子

貢
、
顏
回
三
人
陪
同
。
孔
子
讓
三
個
弟
子
談
談
各
自
的
想
法
（
願
望

）
。
子
路
說
：
﹁我
希
望
有
這
樣
一
個
機
會
，
白
色
的
指
揮
旗
子
像

月
亮
，
紅
色
的
戰
旗
像
太
陽
，
鐘
鼓
之
聲
響
徹
雲
霄
，
數
不
清
的
旌

旗
在
大
地
上
揮
舞
。
我
帶
領
着
一
隊
人
馬
進
攻
敵
人
，
一
戰
就
使
敵

人
潰
退
千
里
。
我
拔
去
敵
人
的
旗
幟
，
割
下
敵
人
的
耳
朵
，
建
立
卓

越
的
軍
功
。
這
樣
的
事
情
只
有
我
能
做
得
到
，
您
就
讓
子
貢
和
顏
回

跟
着
我
混
吧
！
﹂
孔
子
讚
嘆
說
：
﹁真
勇
敢
呀
！
﹂

子
貢
接
着
說
：
﹁在
齊
國
和
楚
國
兩
個
大
國
即
將
交
戰
的
廣
闊

平
原
上
，
兩
軍
的
營
壘
遙
遙
相
望
，
兩
軍
戰
馬
揚
起
的
飛
塵
遮
蔽
了

天
空
，
兩
軍
士
兵
馬
上
就
要
交
戰
了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我
穿
戴
白

色
衣
帽
，
以
使
者
的
身
份
奔
走
兩
國
之
間
，
勸
說
他
們
權
衡
利
害
，

停
止
交
戰
。
這
樣
的
事
只
有
我
能
做
得
到
，
您
就
讓
子
路
和
顏
回
跟

着
我
混
吧
。
﹂
孔
子
讚
嘆
說
：
﹁好
口
才
呀
！
﹂

該
輪
到
顏
回
談
想
法
了
，
但
顏
回
後
退
不
語
。
孔

子
問
顏
回
：
﹁為
什
麼
只
有
你
沒
有
想
法
呢
？
﹂

顏
回
回
答
：
﹁文
武
兩
方
面
的
事
，
子
路
和
子
貢

都
已
經
說
過
了
，
我
還
能
說
什
麼
呢
？
﹂
孔
子
勉

勵
道
：
﹁反
正
就
是
各
人
說
各
自
的
想
法
，
你
就

說
說
吧
。
﹂

顏
回
說
：
﹁我
聽
說
香
薰
草
和
臭
蕕
草
不
能

藏
在
同
一
個
容
器
之
中
，
賢
君
堯
和
暴
君
桀
也
不

能
共
同
治
理
一
個
國
家
，
因
為
他
們
壓
根
就
不
是

同
一
類
人
。
我
只
希
望
得
到

明
王
聖
主
來
治
理
國
家
，
用

仁
德
禮
樂
來
教
化
人
民
，
使

老
百
姓
不
用
再
修
築
城
牆
，

也
不
用
再
挖
護
城
河
。
沒
有

了
戰
爭
，
劍
戟
之
類
的
武
器

改
鑄
為
農
具
，
廣
闊
的
平
原

不
再
用
作
戰
場
，
而
是
改
為

牧
場
，
放
牧
牛
馬
。
這
樣
，
妻
子
不
再
為
遠
離
家

鄉
的
丈
夫
擔
憂
，
人
民
也
就
不
再
承
受
戰
爭
的
痛

苦
；
這
樣
，
子
路
也
就
沒
有
機
會
施
展
他
的
勇
敢

了
，
子
貢
也
沒
機
會
施
展
他
的
良
好
口
才
了
。
﹂

孔
子
讚
嘆
：
﹁這
種
德
行
是
多
麼
美
好
呀
！
﹂

子
路
追
問
：
﹁老
師
，
那
你
選
擇
哪
種
呢
？
﹂

孔
子
說
：
﹁不
耗
費
財
物
，
不
危
害
百
姓
，

也
不
費
太
多
的
言
辭
，
還
是
顏
回
的
想
法
最
好
呀

。
﹂

為
什
麼
說
顏
回
的
想
法
最
好
？
很
簡
單
，
顏
回
所
希
求
的
只
有

世
界
和
平
和
人
民
安
樂
，
而
沒
有
考
慮
自
己
個
人
的
功
名
利
祿
。
無

論
是
子
路
想
憑
勇
敢
在
戰
場
上
建
立
卓
越
的
功
勳
，
還
是
子
貢
想
靠

超
人
口
才
創
造
外
交
奇
跡
，
二
人
的
着
眼
點
都
是
自
己
如
何
創
建
功

業
，
他
們
的
心
中
還
都
有
強
烈
的
﹁我
執
﹂
，
即
要
凸
顯
自
己
的
與

眾
不
同
。
他
們
這
種
英
雄
主
義
情
結
不
能
說
不
好
，
但
與
顏
回
的
﹁

無
我
﹂
境
界
相
比
，
畢
竟
要
低
很
多
。

顏
回
曾
說
：
﹁願
無
伐
善
，
無
施
勞
。
﹂
意
思
是
不
想
誇
耀
自

己
的
優
點
，
也
不
願
凸
顯
自
己
的
功
勞
。
他
的
這
種
做
人
風
格
，
用

現
在
的
話
說
就
是
﹁樸
實
、
低
調
、
有
內
涵
﹂
。
佛
家
講
：
﹁不
為

自
己
求
安
樂
，
但
願
眾
生
得
離
苦
。
﹂
這
是
菩
薩
境
界
。
顏
回
的
境

界
與
此
相
似
，
他
一
方
面
能
甘
於
清
貧
，
甘
於
寂
寞
，
另
一
方
面
又

祈
願
和
平
，
希
望
所
有
人
都
能
過
上
美
好
的
生
活
。
有
這
種
發
心
和

襟
懷
，
豈
不
令
人
感
動
？
也
唯
有
這
樣
的
發
心
和
襟
懷
，
才
與
﹁孔

子
第
一
弟
子
﹂
的
地
位
相
配
。

二 ○ 一 三
年對美國漢學
家 安 樂 哲 （
Roger T. Ames
）教授來說，大
概是最為愜意

的一年，因為這一年的九月，他榮
獲了二○一三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
文化部和山東省人民政府共同設立
的國際獎項 「孔子文化獎」（
Confucius Culture Prize）。

安樂哲之所以獲獎，其源蓋出
於他的翻譯，特別是對《論語》的
翻譯。他對孔子思想戛戛獨造地解
讀與翻譯，不僅令西方學人眼睛為
之一亮，而且令他們對這位皓首白
鬚的東方賢哲也開始頂禮膜拜起來
。比如美國人邁克爾．哈特在其專
著《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一百人》中
，將孔子安排在第五把交椅上即是
實證之一。

安教授翻譯《論語》的原則是
： 「將以事件性為特徵的中文翻譯
成表達事物本質的英文時，為了更
加準確地反映原意，必須對英譯文
進行適當的調整」。如他將 「仁」
譯為authoritativeness，取代通譯的
benevolence，理由是benevolence表
達的是一種狹窄的心理狀態，與 「
仁」所蘊含的廣大意義相去甚遠，
而authoritativeness則具有 「禮貌」
、 「創作」、 「權威」等含義，與

「仁 」 庶 幾 近 之 。 又 如 他 將 「義 」 譯 為
appropriateness， 取 代 通 譯 的 righteousness， 因 為
righteousness是《聖經》中用語，其意為 「秉承上
帝的意志行動」，而 「義」的本意則是 「人對適中
的感覺與把握」，appropriateness一詞，恰恰是 「
適宜」的意思，可謂與 「義者宜也」不謀而合。其
他如 「禮」、 「知」、 「德」、 「善」等的譯法，
其所遵循的原則亦莫不如是。

安教授認為翻譯《論語》一類的中國古代哲學
文獻中的詞語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 「通過創造
一個英文新詞，以求盡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幾
種內含」。另一種則是 「從具有重要哲學意義的中
文辭典中擇取二十多個關鍵字，予以註解，而在正
文中只用音譯」。顯而易見，後一種選擇對譯語 「
讀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它卻極大地減少了譯
文和評註中出現的問題的數量。」

除此之外，安教授還持有其他四種翻譯理念。
第一，他認為將一首詩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也可以
發現 「詩」（What is found is also the poetry.）
。這種理念與美國現代詩人羅伯特．弗洛斯特的說
法即 「將一種語言的詩譯成另一種語言的詩，原詩
的詩意完全消失（What is lost is the poetry.）」
，可以說是針鋒相對，絲毫不讓。

第二，他認為翻譯可以將原作擴展。儘管翻譯
過程中，原作的含義會不可避免地有所缺損，但同
時也會在譯作中有所補充。比如老子的《道德經》
如果只有中文本，則只有中文含義，通過翻譯，便
國際化了，成了意義更大的作品。雖然各式各樣的
外文本《道德經》與中文本《道德經》不盡相同，
但它們同時也有各自的身份和意義。

第三，他認為翻譯對文化交流和創新具有格外
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翻譯的唐
詩，既打破了原詩的格律，也脫離了西詩的傳統風
格，完全是一種嶄新面貌的自由詩體，對西方詩壇
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中國人漢譯西詩，情形亦復如
此，由是形成循環（circle），有力地推進了中西
文化的交流。

第四，他認為作為文化傳播者的譯人，在譯語
國的地位日益提高。比如二十世紀的英國，有一個
品位頗高的社會團體，名叫Bloomsbury Circle，成
員中不乏文學界、思想界的頭面人物，如艾略特（
T.S. Eliot） 、 奧 斯 丁 （Jane Austin） 、 羅 素 （
Bertrand Russell）等。聲名遠不及這些人的亞瑟．
韋利（Arthur Waley），居然也被客客氣氣地接納
為該團體的成員。理由是，他翻譯了中國的唐詩，
將一個新世界介紹到了英國，令英國人大開了眼界
，增長了見識。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H市遠郊鄉下的一家工廠
，離縣城有二十多公里路
，工廠生產的產品很 「給
力」：黃金、金銀、電解
銅，工廠有一千多號人，
但我剛剛從學校畢業，人

生地不熟，我在廠裡非常孤獨。休假日，便搭乘
農村中巴到縣城裡來找高中時候的同學。

那夜的雪下得很大。
同學極其耐心地挽留我過夜，可不知為什麼

，突然懷念起遠在郊區日日棲居的宿舍，迎着朔
風飄雪走出戶外。

街上的行人很少，白天像魚般忙碌穿梭的出
租車如冬蟲一樣躲進了洞穴，拋錨的車輛被雪覆
蓋着像野地裡的稻草垛，電線承載着大雪的重壓
，在北風中輕輕地呻吟着，昏黃的燈光時明時暗

。我想整座城市已在這靜謐的雪夜入睡了。
等了很久，我才攔下一輛躑躅前行的出租車

，車窗緩緩降下，車內有位姑娘小鳥依人般地靠
在年輕司機肩上，年輕司機抱歉地說： 「我們要
回家了。」姑娘也淺淺地微笑着。車開走了。難
道還有比回家更充足的理由呢？我也不正是想在
這個雪夜回到我心目中的家嗎？

四周又陷入無盡的寂靜，大塊大塊的雪花悄
無聲息地漫天飛舞着。只有腳下，雪被我踩陷時
發出的微弱聲音。此時，在大雪的壓迫下，這繁
華的都市像是成了茫茫空曠的原野，而我就在這
片白色的莽原中獨自地向着心中的方向，遠處的
家獨自走着。我有一種喪失時空的感覺。遠處有
輛出租車忽閃忽閃地打着轉向燈駛出街口，我想
這是雪夜最後一輛車了，它慢慢向我駛來，我還
聽到一聲悅耳的鳴音。我幾乎像飄雪般飛向車門
，司機卻是那位拒載的年輕人，他打開車門說：

「我們已經到家了，我女朋友說夜深沒車了，我
想想還是做你這筆生意。」他有些辭不達意。

車開得很慢，車內空調開得很足，車內正播
放着凱麗金的薩克斯風，還有那首蕩氣迴腸的《
歸家》。我說你喜歡薩克斯樂曲？他說女朋友挺
喜歡，於是自己開車時就經常聽聽。路上的雪積
得很厚，車子有點搖晃，他幾次下車拖開路上被
雪壓折的樹枝，在離小屋不遠的陡坡前，車已無
法前行了，他歉意說着 「對不起」，困難地調轉
車向走了。

那夜，我踏雪回到小屋已很遲了。外面還飄
着大雪，我生起了火爐，給自己沏上一杯滾燙的
飲料。此時，那位年輕司機可否到家，他的戀人
是否已沖好了熱茶，在門前迎候着他？今夜，他
們又是否和我一樣將會有一個溫馨的夢境？

二十多年過去了，但只要南方的天空飄起雪
花，我就會想起當時的一幕幕，猶如昨日。

泉水叮咚，是水的靈氣。
彩虹萬丈，是水的豪氣。水語
錦繡，是融入了文人的才氣。

三年前，讀《大公園》上
那篇《走近西藏》之五的《雪
山和冰川的魅力》，獲得一節

足以令人陶醉的妙句── 「西藏的山太高了，高得白
雲也只能像哈達一樣，在山腰間纏繞」。作者陽光妙
筆生花，捕捉住水昇華中酷似一帶聖潔、莊重的哈達
的雲霧，將西藏的崇山峻嶺裝點得如此風光、榮耀。
作者以空靈的筆法，巧妙地比喻水的化身，襯托出水
的獨特姿態。這無不是文人豐富想像力在盡情施展中
一支美麗的舞蹈。水，有語，它流淌在文人的字裡行
間張揚錦繡。

水語，在大家筆下更無限出彩。元氣淋漓的蘇東
坡，撒詞如璣，不僅是描繪天、地、人情、世態滄桑
的絕手，就連幾滴水，在他筆下也都活了起來。他在
寫水中，常喜將她們喻成 「跳珠」。他在杭州任通判
時寫下的《望湖樓醉書五絕》中，那筆 「黑雲翻墨未
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足令讀者感受到在那潑翻
墨汁似的黑雲壓來之際，伴隨而下的豆大雨點擊打在
船舷、艙前而奔滾彈跳所響起的 「必卜」聲。好一幅
「晴西湖不如雨西湖」的美景，被蘇公出神入化的手

法展開了畫頁。
蘇東坡對西湖之雨真有不解之緣。當他從杭州外

調十五年後重返杭州任太守那年，又去故景重賞，寫
下了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頂，還來一醉

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前詩 「跳珠」與後詩 「
跳珠」雖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後者的 「還來」二字着
實折射出對西湖 「跳珠」的念念情愫。所謂 「與物三
日必有情」，更何況在杭州任太守多年的蘇東坡怎不
情深天堂的西湖。詩人寄感慨於 「跳珠」，許是有一
絲回杭的慶幸、愉悅。這 「跳珠」如稚子遊戲中的活
潑跳躍，是仕女撥動珠簾之搖曳。這位不可無一難得
有二的蘇東坡，正如女作家王旭烽所說 「上天謫下了
蘇東坡，彷彿專門就是要為了西湖而來的。」

詩聖李白寫水的神來之筆，將水寫得虛中有實，
無中蘊有，教人遐想萬千。他那《早發白帝城》全詩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哪一句不在寫水勢？首句是
江陵之水處於高處的伏筆，勾勒出白帝城之高居 「彩
雲間」，從而可想水流之湍急。第二句之 「千里」 「
一日還」同樣隱喻了水流之迅速。第三、四句寫出了
猿聲尚未啼息之須臾間，輕舟已飛箭似地穿過了萬重
山。全詩寫水之妙未見一個 「水」字。作者獨闢蹊徑
的作法，是運用了 「陪襯蒙太奇」手法， 「挽」着讀
者與作者同趁一葉小舟飛渡江陵，又是一曲 「此時無
聲勝有聲」的照應。

水之壯美還看李白之《望廬山瀑布》中的 「飛流
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一筆揮灑，字字鏗
鏘有力，壯觀情景即現：這飛流從出壺，在空中，直
至落地，其聲若爆，似萬馬奔騰。作者又一抹五字 「
銀河落九天」，將空中飛濺的水珠，比作銀河繁星紛
紛戀地墜來的奇景端了出來，直教無語的水傾瀉出無

窮的美妙。
水語無限錦繡，還看今朝西湖音樂噴泉。杭州湖

濱三公園邊的西子湖上，日夜演繹着水歌水舞的精彩
節目以饗中外遊客。湖面三百餘個水嘴，點點有致。
湖岸二百多個椅座排列有序。這裡場場席無虛座。只
須你坐着，從早到晚可連觀九場水之舞。逢節過假，
增加兩場，這一免費文化大餐，足讓遊客們大飽眼福
與耳福。每幅水織美景，於觀眾目不暇接中嘆為觀止
。一位歐女一面攝影一面喃喃自語 「Beautiful」（太
美了！）

怎麼美？音樂響起，湖面噴出的三百多注水柱編
織出一幅幅空中美景。白日裡，尤是陽光燦爛天，潔
白水柱隨着音樂頻率與節奏 「扭」出千姿百態，時而
高低參差，時而並肩如籬。在紓緩樂聲中，水柱如弱
柳經風，即刻又交錯相擁而綿柔相愛，當重音響起，
突噴一支粗壯水柱，儼如白龍直上九霄……一系列造
勢妙不可言。這一節節以湖光山色作天然背景的水舞
，太讓人養眼養神了。

夜晚水語更錦繡：暮色降臨西湖，音樂噴泉閃亮
登場。椅座已滿，站客人影幢幢。相機、錄像機，長
槍短炮早已擺好陣勢。大音箱裡響起了一曲曲舒曼的
歌——《萬水千山總是情》、《千年等一回》、《上
海灘》、《小城故事》、《草原之夜》、《黃河頌》
……哪一支不經典，哪一曲不白金，哪一首不是人們
愛聽、愛唱而經久不衰的好歌。人們忘情地聽着、看
着，着實養耳又養心。

伴着這一節節抒情中傾懷，溫婉而悠遠的旋律，
湖面水語更浪漫了：那五光十色彩燈將翩翩起舞的水
柱照映得繽紛燦爛，編就了西湖夜空的水簾。飛濺的
水珠是群星璀璨。

好歌一曲又一曲，水舞曼妙又婀娜。旋律輕鬆進
行，水景切割明快，水景多美好──似荷花，如愛心
、若情侶偎依，像千手相招，等等造型變幻莫測，美
不勝收，水之語，舞就了西湖夜景的黃鐘大呂！

一
九
三
八
年
，
蕭
軍
從
山
西
吉
縣
步
行
到
延
安
，
計
劃
到
五
台
山
抗
日
前

線
打
游
擊
，
但
因
為
路
途
不
通
，
住
進
了
陝
甘
寧
邊
區
政
府
招
待
所
。
毛
澤
東

知
道
這
位
以
《
八
月
的
鄉
村
》
而
名
聞
遐
邇
的
魯
迅
弟
子
蕭
軍
來
延
安
的
消
息

後
，
很
想
見
見
這
位
名
聞
遐
邇
的
作
家
，
就
讓
秘
書
和
培
元
前
往
問
候
並
邀
請

他
來
做
客
。
聽
了
和
培
元
的
話
以
後
，
蕭
軍
竟
然
毫
不
客
氣
地
回
絕
道
：
﹁不

見
了
，
他
挺
忙
的
，
我
也
只
住
上
一
兩
個
星
期
就
走
！
﹂

得
知
蕭
軍
拒
絕
了
毛
澤
東
的
邀
請
之
後
，
丁
玲
來
勸
說
蕭
軍
不
要
太
過
書

生
氣
。
但
是
，
未
等
蕭
軍
動
身
前
去
楊
家
嶺
拜
見
毛
澤
東
，
毛
澤
東
卻
就
已
經

降
尊
紆
貴
來
招
待
所
登
門
拜
訪
了
。
毛
澤
東
的
禮
賢
下
士
，
讓
這
個
特
立
獨
行

的
作
家
感
覺
很
受
用
，
不
久
，
蕭
軍
就
成
了
毛
澤
東
的
座
上
客
了
。

但
是
，
當
毛
澤
東
想
邀
請
他
入
黨
做
官
的
時
候
，
蕭
軍
又
毫
不
客
氣
地
拒

絕
了
毛
澤
東
。
一
九
四○

年
四
月
四
日
，
蕭
軍
應
邀
到
毛
澤
東
住
所
去
談
話
，

毛
澤
東
說
：
﹁老
蕭
，
你
改
改
行
好
嗎
？
﹂

蕭
軍
納
悶
地
問
：
﹁改
什
麼
行
？
﹂

毛
澤
東
直
接
說
：
﹁入
黨
，
做
官
！
﹂

蕭
軍
想
也
沒
有
想
地
說
：
﹁哦
，
不
行
，
不
行
！
﹂

他
接
着
解
釋
說
：
﹁斯
大
林
說
過
，
黨
員
是
特
殊
材
料

製
成
的
，
入
黨
我
不
是
那
材
料
。
改
行
當
官
，
我
不
是
那
坯

子
，
我
這
人
自
由
主
義
太
嚴
重
，
就
像
一
頭
野
馬
，
受
不
了

繮
繩
的
約
束
，
到
時
候
連
我
自
己
也
管
不
住
自
己
，
我
還
是

在
黨
外
跑
跑
吧
！
謝
謝
您
這
麼
看
得
起
我
。
﹂

毛
澤
東
見
蕭
軍
不
為
所
動
，
就
說
：
﹁你
什
麼
時
候
想

通
了
，
什
麼
時
候
提
出
來
，
我
們
歡
迎
你
！
﹂

蕭
軍
最
終
也
沒
有
按
照
毛
澤
東
的
意
見
找
毛
澤
東
要

官
。

敢
於
薄
毛
澤
東
面
子
的
人
不
只

蕭
軍
一
個
。
在
共
和
國
成
立
之
初
，

有
一
個
有
關
毛
澤
東
面
子
被
薄
的
故

事
令
人
回
味
無
窮
，
折
射
出
在
共
和

國
成
立
之
初
黨
內
真
摯
健
康
的
民
主

生
活
。共

和
國
成
立
以
後
，
毛
澤
東
就

同
周
恩
來
商
量
，
要
周
恩
來
籌
備
建

立
國
家
文
史
研
究
館
，
以
便
安
排
那
些
德
高
望
重
、
生
活
困

難
的
老
先
生
們
。
不
久
文
史
館
就
建
立
起
來
了
，
毛
澤
東
在

長
沙
讀
書
時
的
校
長
符
定
一
被
聘
為
首
任
館
長
，
柳
亞
子
、

葉
恭
綽
、
章
士
釗
一
起
被
聘
為
副
館
長
，
一
批
各
界
名
宿
成

為
首
批
館
員
。
很
顯
然
，
當
時
毛
澤
東
建
立
文
史
館
的
目
的

，
就
是
為
這
些
名
宿
安
排
一
個
領
工
資
的
地
方
，
或
者
說
是

國
家
養
士
的
地
方
。
可
以
領
工
資
，
又
享
受
很
高
的
社
會
地

位
，
自
然
有
許
多
人
心
嚮
往
之
。

這
個
時
候
，
楊
開
慧
的
朋
友
、
柳
直
荀
烈
士
的
遺
孀
、

時
在
長
沙
任
中
學
教
員
的
李
淑
一
託
人
找
到
了
毛
澤
東
，
也

想
到
北
京
去
當
文
史
館
的
研
究
員
。
李
淑
一
大
概
沒
有
想
到

，
她
給
當
時
的
毛
澤
東
出
了
一
個
難
題
。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三
月
二
日
就

這
件
事
情
專
門
給
秘
書
田
家
英
寫
了
一
封
信
說
：
﹁李
淑
一
女
士
，
長
沙
柳
直

荀
同
志
（
烈
士
）
的
未
亡
人
，
教
書
為
業
，
年
長
課
繁
，
難
乎
為
繼
。
有
人
求

我
將
她
薦
到
文
史
館
為
館
員
，
文
史
館
資
格
頗
嚴
，
我
薦
了
幾
人
，
沒
有
錄
取

，
未
便
再
薦
。
擬
以
我
的
稿
費
若
干
為
助
，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未
知
她
本
人
願

意
接
受
此
種
幫
助
否
？
她
是
楊
開
慧
的
親
密
朋
友
，
給
以
幫
助
也
說
得
過
去
。

請
函
詢
楊
開
智
先
生
轉
詢
李
淑
一
先
生
，
請
她
表
示
意
見
。
﹂

從
這
封
給
秘
書
的
信
裡
，
我
們
了
解
到
的
信
息
是
，
毛
澤
東
不
是
不
想
推

薦
，
而
是
不
好
意
思
推
薦
了
，
原
因
是
他
已
經
推
薦
了
幾
次
了
，
薦
了
幾
個
都

被
頂
回
來
了
，
還
好
意
思
再
薦
嗎
？
這
裡
我
們
發
現
，
毛
澤
東
絲
毫
沒
有
怪
罪

誰
的
意
思
，
而
是
把
自
己
面
子
被
薄
的
原
因
歸
結
為
﹁文
史
館
資
格
頗
嚴
﹂
。

所
以
他
想
，
如
果
再
薦
了
還
是
不
被
錄
用
，
還
不
如
不
薦
了
，
乾
脆
自
己
解
決

問
題
，
從
自
己
的
稿
費
裡
拿
錢
幫
助
她
的
生
活
。

顏回的境界 鄭連根

安
樂
哲
說
翻
譯

鄭
延
國

水語錦繡 童德昌

風
雪
夜
歸

流

沙

敢於頂撞毛澤東的人 魯先聖

家居對面有一片公園，是附
近街坊早上晨運的去處。到來晨
運的以老人家佔了絕大多數，估
計是因為青壯年一代要一早上班
，抽不出這半小時到一小時伸展
四肢一番，只有老人家退休在家
，有的是時間，故晨運者眾。我
粗略估計，到來的多是起碼六、
七十歲，六十以下的是極少數。
只有在周六和周日早上例外，可
能因為不用上班，才見多了青壯
年一代到來，也多了老人家帶同
小孩子出現，應是孫子一代的小
孩子不用上學，跟隨老人家來趁
趁熱鬧。

晨運慣客在這裡有好幾組小
團體，各顯特色：有人做集體操
、有人跳健康舞、也有人選擇打
羽毛球、打太極拳、耍刀弄劍、
緩跑急行，甚至三五成群坐在公
園的長椅上閒暇，各適其適。間
中會有幾個帶樂器到來合奏合唱
，健身之餘順便娛樂一番。

有時不經意聽到晨運客之間
的談話，才發覺我們日常傾談時
慣用的粵語，原來並非主流。他
們之中，用普通話交談的不算少
數。有一班每天早上聚集的 「時
事評論家」，全用普通話發言，
高談闊論，自成一國；做集體操

的口令都是普通話、跳健康舞的領舞人也是用普
通話發號令，可能他們的集體操和健康舞都是由
內地傳來，故此依舊用普通話發司號令。大概這
些老人家多數是從內地移居來港的，粵語本來不
是母語，平時在香港生活入鄉隨俗，被迫改用粵
語與人溝通，現今不用工作，自然改以慣用的普
通話來交談。在公園聚集結交甚為隨意，物以類
聚，同聲同氣的人走在一起，就成為公園裡的溝
通語言了。

除了普通話外，我在公園裡也聽過不少其他
方言，例如客家話和閩南語。我居住新界的新市
鎮，居民中不少是先祖在幾百年前已在這裡定居
的原居民，原居民之中客家人是兩大族群之一，
與 「圍頭人」平分天下，故此客家人是重要少數
，大家見面以客家話交談亦很平常。有時乘坐區
內的鄉村專線小巴，也偶爾聽到全客家話對白呢
。倒是有人說閩南語有點奇怪，本區並非閩南人
聚居之地，他們沒有顯著族群連繫，能夠在公園
裡找到幾個鄉里用家鄉話溝通，實在難能可貴。

從公園的晨運方言看香港大社會，香港這七
百萬人口中，佔了絕大多數，本來就是近三、五
十年間從內地各處移居過來的移民及其下一代，
故此在佔了主流的粵語下面，仍然保留了原本的
各地方言群體，在私下聚會時顯現出來，成為香
港的特色。沒有這些不斷湧到的新人口新力量，
香港怎可能保持這個百川匯流的城市的動力？

連自號香港 「本地人」的早期居民 「圍頭人
」，也紛紛把先祖本來的
出生地，像河南南陽江西
吉水，看成宗族的根源，
大字寫進對聯，高懸祠堂
門口，顯示他們中原衣冠
的地位了。

老
人
家
的
鄉
音

關

平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人人
與與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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